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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汤与“小确幸”

父亲与鸽子

你离世俗有多远

蚂蚁是我的神话

温柔的生活革命

坊间纪事

就这样，遇见“小王子”

纸 上 博 客

时尚辞典

知食分子

强词有理

心灵小品

□ 刘月新

在我很小的时候，老家的院子里，正
房、偏房、南房的房檐上，目之所及全是鸽
子。灰色的，灰白的，洁白的，黑白的，大的，
小的，一律干干净净，神清气爽。它们瞪着
圆圆的很好看的眼，或左顾右盼交头接耳，
或健步行走独自觅食，或扑棱棱飞起又落
下，或叽叽咕咕追逐嬉戏，热闹极了。这些
鸽子的家就在老屋的屋檐下，是父亲用秫
秸插好，又用泥巴糊起的，以正房屋门为中
心向两边延伸，在其上方有二十多个连在
一起的方方正正的鸽子窝。

这些鸽子有时很安静，有时咕噜咕噜
叫个不停。最好玩的，是小鸽子在等待外出
打食的妈妈回来喂食。小小的脑袋探出窝
来，不见眼睛只露出一张尖尖的嘴。忙碌一
天的父亲，回到家不是先吃饭，而是拿着手
电，登上木梯，一个窝一个窝地看。他看什
么呢？看鸽子们是否全回了家？看小鸽子吃
没吃饱？还是看有没有小鸽子又孵出来？

父亲在梯子顶端忙碌时，我常常仰着
小脸望他的手。我喜欢小鸽子，也喜欢宝贝
似的袖珍鸽子蛋。我巴望着父亲能送我一
颗。有时父亲就真的从窝里掏出一个温乎
乎的蛋递到我手里，说小心啊，别摔了。我
赶忙接过来，双手捧着仔细端详，直爱到心
里去。心想这么小的蛋，里面有黄吗？

在我七八岁时家里翻盖房子，房檐下
那一溜鸽子窝，跟老房子一起一夜之间不
见了。父亲把鸽子们弄到哪里去了呢？我一
直没敢问。

新房子盖起来后，鸽子窝没有再垒。这
时，妹妹、弟弟相继出生。父亲更忙了。

父亲不到两岁时，他的父亲离家出走再
没回来。那是1940年，冀鲁边区抗日的烽火
烧得正旺。孤儿寡母的日子，让父亲早早挑
起家庭重担，他勤劳而且上进，可三次要求
入党都没能遂愿。第一次被告知有历史问
题，怀疑多年没有音讯的爷爷是去了台湾。

第二次要求入党被拒之门外，说父亲
跟富农划不清界限。我们家本来是中农，再
跟富农搅在一起那还了得？后来听父亲说
那个富农成分的大爷，当年在河上救过他
的命。那段时间，父亲收了工就往三爷爷家
跑，那是他的一个本家叔叔，党员。母亲以
为他去诉苦，就问，一待大半夜你们都说些
啥呢？父亲苦笑，不说啥，看他养的鹁鸪。

父亲第三次要求入党没有被批准的理
由，是说他搞投机倒把。关于父亲的这段历
史我就比较清楚了。我们全家九口人，挣工
分的只有父母亲，分的粮年年不够吃。父亲
不能看着全家老小挨饿，就从集市上买回

小猪崽，再和自己家老母猪下的崽放在一
起，用自行车驮到天津郊区去卖。

生活上的艰难困苦自不必说，政治上
的磨难令父亲难以忍受。可要强的父亲一
句也不多说，他把他的心事，他的重负统统
托付给鸽子。在中午或者傍晚，收工回来的
父亲常常坐在门前台阶上，向远处高处望
着。如果有一两只鸽子从院子上空飞过，他
就站起来，兴奋地打着口哨，追着鸽子的背
影不转眼地看。父亲是羡慕鸽子自由的天
性和拥有阔大的天空吧？

哥哥要入党了。他把表格从学校寄回
家，父亲高兴得就像自己入党一样，顾不得
吃饭，骑上自行车去亲戚家，写政审材料，盖
公章。一趟办不利索，接着返回去第二趟、第
三趟。我和弟弟入党，父亲同样欣喜若狂。

父亲从一养鸽人手里买下一只受伤的
信鸽，在他精心照料下一个月后痊愈了。那
些天父亲很快活，走路带着风，出出进进哼
着小曲。母亲见他常和鸽子嘀嘀咕咕，头对
着头，眼对着眼，一待就是老半天。奇怪，他
们都说些啥呢？在一个晴朗的日子，父亲将
体肥毛亮的鸽子载到国道边放飞了。

70多岁的父亲，鸽子梦又复活了。他在
院子的一角拉起铁丝网，搭起三层楼的鸽
子窝。父亲坐在台阶上与鸽子对视交流；走
进去看看这个，摸摸那个。隔段时间，就用
摩托车载到开阔的田野里、国道旁，或者是
渤海边去放飞。常常是父亲到家时，那些懂
他心思的小精灵，较他之前就撒欢儿似的
飞回家了。

五月的一天，我给父亲打电话，手机里
传来他愉悦的声音，还带着湿漉漉的海腥
味，他说我在埕口呢。去埕口干什么？父亲
在电话那头笑了，放鹁鸪。父亲的话，把我
一下子拉到百里外的渤海湾畔。夏日的海
风吹动着天上的白云，湿地里的芦苇、柽
柳、红荆高高密密地耸立着，浓绿着，组成

“海上大森林”；大天鹅、丹顶鹤、东方白鹳、
灰鹤、海鸥、红嘴鸥等大大小小的水鸟，或
在湿地里漫步，或在海的上空盘旋；东方白
鹳筑在电线杆上的巢，像大朵大朵盛开的
白花；远眺入海口的黄河，蜿蜒逶迤，像天
河，像巨龙，像赭黄色的绸带。父亲呢，戴着
头盔坐在沧浪石上，轻轻打开鸽笼，跃跃欲
试的鸽子们，扑棱棱扑棱棱，浴着海风飞向
辽阔的天空。父亲的目光紧紧追随着，投
向高处，投向远方。

□ 辛 然

很多热闹，我们可以通过手机软件的
社交圈获得。比如，可以在微信上热闹一
整天。有了朋友圈，我们对身边的人有了
前所未有的关注，我们对自己的传播能力
也有了很大自信。我们的思想意识、审美
倾向乃至生活琐碎，都能获得他人的关
注。这是字面意义上“触手可得”的世俗，
离我们如此之近。我们在其中是隐藏的，
更是公开的。网络很大，但人人都在相濡
以沫，我赞一下你、你转一下我，存在感就
出来了，没法相忘于江湖。

在朋友圈中，我们感觉越来越舒适，
因为大家的想法是差不多的。但这又不太
真实，因为自此很少看到缺点、锋芒、异
见，大家都彬彬有礼如初见，几乎没人把
意见的偏差变成文字留在评论中。因此，
你无法感受到对方手指快速滑过的置之
不理，顶多你认为“此处应有热情评论”却
只是一个简单的点赞，而感到一种轻微的
不认同。也只是一瞬而逝的不认同。在这
个没有负能量的地方，人是从什么时候变

得爱分享了，或者依旧是爱炫耀。炫耀是
古老的交流方式，可以触发各种感情；而
感情让我们保持关注与联络，或紧密或松
弛的交往都令人振奋，心有所依。

但在朋友圈中，我们越来越二次元
化。像《平面国》中，二维世界的图案追求
的不过是更接近圆形，而不是立方体；因
此很难继续开拓新的疆域，就好像传媒，
技术更新方式就跟着更新。局限性从未如
此迫近，大家的追求从未如此一致。比如
刷屏，发现十条朋友状态中有五个人在讨
论同一件事，就有“被刷屏”的感觉。理论
上，一个真实的事件只发生了一次。但它
却可以在移动 端从各种角度 重新上
演——— 时间变得可累加，你可以看着这件
事一遍又一遍地，连续发生上24个小时。

“不约而同”已没有了巧合之意，而是必
然。像电影《明日边缘》，主人公累计千次
地从初始点醒来，直到他另辟蹊径。而我
们也是一次次点开链接，看一件事慢慢发
展。我们的精神敌人早已不是媚俗，因为
媚俗与反媚俗的人数也是一半一半。

都怪我们联系太紧密了！我们之间

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你的思想和倾
向随随意意就展示给我，而我又必然有
消磨时间的倾向。越是知道自己没多少
时间可消磨，越是要做这件奢侈的事情。
以前我们会在自家阳台上发呆，或者坐
在咖啡馆里胡思乱想，形成一种私人做
派。现在我们陷在碎片化阅读中，在十篇
朋友圈文章里找到一篇对自己口味的进
行转发，去消磨别人，形成一种大众做
派。《自私的基因》里提到，一个DNA如果
不自私，不灭掉其它存留自我，人最终不
能成为人。而这些DNA在组成人后似乎
无可进化，唯有做个安安静静的美基因，
迎接衰老和循环。

说到自私，真是当下网络上难能可贵
的行为了。难以独处、无法孤独、精力分
散，如果我们能回到一个基因的初始状
态，说不定能找到点感觉，但“每一滴葡萄
酒回不到最初的葡萄”，我们已经太擅长
表露内心，网络把人拉得太近，朋友圈就
像一个漫长的同学聚会，有激情，但总伴
随着甩不掉的乏味。为了这点激情，我们
要继续欢闹下去；因为那点乏味，间歇时

也要提醒自己：大道至简，不简单，就不会
出众。

赶紧抓住那点乏味，因为世俗已经不
再是众生芸芸，而是无数的个性鲜明。你
在路上，别人也在路上；你在麦田当一个
守望者，抬眼会看到一片守望者；你要远
离世俗，发现还得排队呢。已经没什么突
破方式令人醍醐灌顶，神秘更是无从提
起。我们用太多琐碎换来更多琐碎，以致
无法处理：我们发出的每个朋友圈分享都
像一个信号，吸引志同道合的人和精神。
然而这些琐碎捏不出我们想要的东西：如
果想得到人生中最想要的东西，那必须付
出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交换的方式是久经
捶打、抛弃琐碎。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在吕洞宾道
观里求的签，为炼丹，付出自有回报。明明
是个中上签，但解签的人却说，炼丹最后
一刻如不坚持，也会功亏一篑。淬炼身心，
或不如意，但也没理由放弃；为降低世俗
对自己的影响力和刺激性，丹还是要默默
去炼。可惜我离世俗不远，求签这事儿虽
然没发到朋友圈，但还是写进了QQ签名。

□ 卢海娟

公园里有个很粗糙的湖心岛，
上有崎岖的水泥台阶，两边多黄土
和碎石，是个很荒凉的地方。我贪
图那里的安静，常常独自一人带一
本书去那里坐上小半天。

不久，我就发现了湖心岛上的
快乐居民，那是个庞大的蚂蚁王国。
整队的蚂蚁常常气势磅礴地出行，
我不知它们是准备行军打仗还是集
体狩猎，也不知它们家居何处，要去
向何方——— 我那时是个爱读书爱思
考的孩子，书上说蚂蚁是靠气味认
路的，于是我盯住一群铿锵前进的
蚂蚁不怀好意地在它们走过的路上
用手指一路抹去，企图把蚂蚁留下
的气味路标除个干净。我一直抹一
直抹，觉得这样还不够，正好当时脖
子上挂了一个袖珍的香水瓶，我灵
机一动，小心地把香水涂抹到手指
上，再一遍又一遍地涂抹蚂蚁走过
的路——— 这下，既抹去了原味，又洒
下新的味道混淆视听，蚂蚁们一定
再也找不到家门了吧？

我不知道这一招是否奏效，不
过我似乎从来也没遇见迷路的蚂
蚁。我蹲在崎岖的土路上，等着被
我抹去气味的蚂蚁向我问路，但
是，每一只蚂蚁都目标明确，行色
匆匆，只有我闲得无聊，被正午的
阳光照得汗水淋漓。
书上还说蚂蚁会看天识路，这一

回我针对的是一只独行的蚂蚁———
伸出手掌盖住它的天空，手掌离开地
面不足一公分，我几乎趴着看蚂蚁的
表现，可是它一点停下来的意思也没
有，行走得仍然信心十足。

蚂蚁真是个神话，没有人可以
解释它们的行动。

有一只蚂蚁大概是个搬运工，
它拖着大过它身体几倍的虫子疾
行，躲过碎石，躲过土坷垃，沿着水
泥台阶向上攀援。

水泥台阶差不多有二十公分
高，它攀到一半，一个马失前蹄，虫

子从它身上骨碌下来，一直落到台
阶下面。蚂蚁一点都不气馁，立刻折
返回来，拖上虫子继续它的行程。

我看着，终于动了恻隐之心。
当它的虫子第三次落下后，我找了
两根细小的木棍把虫子夹起来，
送上它想去的台阶，同时捏上蚂

蚁把它送到虫子旁边。
不想这一善举严重地伤害了蚂

蚁的自尊心，它好像不认识那只虫
子似的，回头，气呼呼地跑开了……

对于我来说，蚂蚁一直是个神
话，所有关于蚂蚁的传说，我都充
满了好奇。

邻家大叔说，蚂蚁会赶集。
是那种足有一公分长的大个

子黑蚂蚁。
那天，邻家大叔去距离本村五

六里地的邻村赶集。大叔背剪双
手，低着头走路，这样，他就看到了
脚下的蚂蚁。蚂蚁沿着大路悠闲地
前行，大叔和我一样，都是充满好
奇心的人，他想看看蚂蚁要去哪
里，于是就盯住它。

一里、两里、三里……邻家大
叔不紧不慢地走，蚂蚁在他脚边从
容前行——— 大叔没想到，这只蚂蚁
竟然与他顺路。

一直走到集市上。蚂蚁跟着赶
集的大叔进了市场，只见它爬到卖
虾米的小贩那里，拖了一个虾米便
踏上了归程……

别人不相信邻家大叔的话，我
却笃信不疑。蚂蚁肯定有它们自己的
理想，有它们想要的生活，每一只蚂
蚁都在努力建设属于它们的王国。

记得“黄粱一梦”的故事说的就
是发生在蚂蚁王国里的事。看来，古
人也把喜欢把蚂蚁当神话。有一段
时间电视广告多的是蚂蚁酒的广
告，看来有人也和我一样，希望自己
像蚂蚁充满了力量，永不倦怠。

然而我终究走不进蚂蚁的世
界，看不懂蚂蚁的眼神，听不懂蚂
蚁的声音。蚂蚁，在我不懂的维度，
与我们若即若离。

□ 简 平

我们就是这样遇见“小王子”
的：去年八月的时候，我和母亲一起
去了趟日本，按事先规划的行程，我
们到了离东京不远的箱根。箱根完
全不同于东京，一派大自然的田园
风光。其实，我们那天是去看富士山
的，可却并没看到，像海浪一般的云
团一直汹涌翻滚，把整座富士山都
给淹没了。就在我们不无遗憾地乘
车离去的路上，忽然，我的眼前晃过
一个貌似有些眼熟的影子——— 那不
是圣埃克苏佩里《小王子》中的那个
沙漠里的星球吗？于是，我们停下车
来，走进山脚下开满了鲜花的小王
子博物馆。就这样，我们很偶然地邂
逅了“小王子”。

真的没有想到，小王子博物馆
会建在离作家所在的法国那么遥
远的地方。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呢？
全世界每个角落都有《小王子》的
读者，而圣埃克苏佩里在那个早晨
驾驶飞机冲上蓝天后没有再回来，
神秘地消失于我们在所有地方都
可举头仰望的茫茫天空。是的，“小
王子”无处不在，我们对他心向往
之，所以，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这样
地与他不期而遇。

小王子博物馆的门票是一朵
玫瑰花，打开后是整座博物馆的全
图。穿行于博物馆所复制的圣埃克
苏佩里住过的街道和建筑，犹如梦
幻一样，空气里仿佛散发着普鲁旺
斯的薰衣草的花香。《小王子》中所
描绘的场景一一呈现在人们眼前，
这一刻还走在地理学家小道上，下
一刻便到了点灯人广场，继续往
前，则是悠长的小王子之路……我
们就这样走着，看着，宛若置身于
童话故事中。虽然我读过无数遍

《小王子》，可我觉得自己还从来没

有如此贴近过书中的这位可爱而
忧郁的小王子，我甚至感觉到了他
轻盈的呼吸。

小王子的青铜雕像衬着山脉和
苍穹，因而显得有些渺小，苍翠的绿
树和绚丽缤纷的鲜花没有稀释他的
寂寞，他那么孤独地站在B612号星
球上，脖子上的围巾高高扬起，令人
怦然心动。我这次与母亲出游，有着
别样的意义，我们想让脆弱的生命
盛放出一份旷达、勇气和坚韧。所
以，当我们静静地坐在草坪上，望着
小王子的时候，母亲忽然像圣埃克
苏佩里写下的开篇那样，对我说：

“就这样，我认识了小王子。”真的，
对于每个人来说，什么时候认识小
王子都为时不晚，这个小小的人儿
会让我们更懂得自己的生活。

我和母亲回忆起圣埃克苏佩
里在《小王子》里举过这样的例子，
以嘲讽荒唐可笑的“大人们”：假如
你跟他们说，“我看见一幢砌着粉
红色砖头，窗户上摆放着天竺葵，
屋顶上栖息着鸽子的房子”，他们
是无法想象出那房子的样子的；你
得跟他们说，“我看见一幢价值十
万法郎的房子”，这时，他们就会欢
叫起来，“哦，这房子多漂亮啊！”现
在，抚摸着星星状的栏杆，我和母
亲已经可以很明白事理地与小王
子一起，发出清脆的笑声了。

顺着小王子的目光，我看向无
垠的天空，耳边似乎鼓荡起了飞机
的轰鸣声。我想，没有回到地上的圣
埃克苏佩里，正是在高空中发现生
命在地球上其实只是瓦砾堆上的青
苔，稀稀落落地在夹缝中滋长，因
此，任何的欲念膨胀都是一个笑话，
人们应该用心生活在简单而美好的
童话里。突然间，我相信一定是圣埃
克苏佩里在冥冥之中引导着我和母
亲，就这样，在这里与小王子相遇。

□ 春 晓

太多的革命，让人类疲惫；太多的对
立，让生活紧绷。这世界上是否有一种革
命，可以让所有人最终都是赢家，在革命
的浪潮退出，留下的都是生活的美好和
幸福？

是的，的确有这样的革命，我们可以
称之为“温柔的生活革命”，正在我们身
边悄悄地、慢慢地进行。这样的革命，不
需要有人带头，没有谁是权力的核心，参
加温柔的生活革命的人，甚至不知道谁
是同志，人们出于自觉自发地改变自己、
改变生活；这样的革命，没有敌人，唯一
要打倒的是让生活不健康不幸福的习
惯。温柔的生活革命，起源于一颗温柔的
心，爱自己也爱大家的心。

温柔的生活革命从小处着手。有家
一直使用免洗筷子及塑料汤匙的店家，
突然改用起正常的匙筷，问他们为什么
改变？商家说，突然觉得这样做比较环
保，对客人比较好。原本生意就很好的卖
面的小商人，也默默地参加了温柔的生
活革命，他们并不是为了生意更好才改
变，只是因为多了一点对顾客的温柔。

卖家常菜的店家，每日一大早洗菜
时，都一叶一叶地洗好小白菜、空心菜、
青菜，再将菜叶一片一片地摊开来晾干，
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早年讲究的家庭都

是这样洗菜，菜才洗得干净，晾过的菜，
吃起来才爽口。为什么开店也肯这么做？
因为有一份把客人当成家人的温柔。

看到一个小贩在卖鸡蛋糕，烤炉前
还写着不加奶制品，问是什么意思？小贩
说她只使用蛋、糖、水、面粉制作鸡蛋糕，
绝不含添加物，“这样才健康。”小贩带着
一份对自己工作的自傲说着。

朋友的父亲是老农，几十年种植菜
圃，总会留下一块田是种给家人及亲友
吃的，这块田是不下化肥农药的，另一块
田是种来卖的，卖给陌生的人。这几年，
朋友说老父亲突然改变了，不再分成两
块田，老农忽然觉悟了，人的心田只有一
块，他不能再种再卖自己都不敢吃的菜
了。

生活的革命，需要的就是一点点的
温柔，将心比心，爱人如己。如此一来，人
们慢慢地觉醒了，不再卖黑心油、黑心奶
粉、黑心菜、黑心水果、黑心南北货等等，
人们懂得要尊重民以食为天的自然之
道。

温柔的生活革命，就从日常生活开
始，学会给别人一份温柔之情，我们的社
会将会减少许多仇恨与对立。

社会、经济、政治的革命，没有一定
的赢家，没有永远是谁掌握了权力就表
示谁赢，只有生活的革命，才是全民的革
命，没有输家的革命。

□ 夏爱华

1925年初秋，弘一法师在宁波七
塔寺清修。一天，他的老友夏丏尊前
来拜访。时值正午，弘一法师正在吃
午饭，便问夏丏尊要不要一同吃。夏
丏尊说：“吃不下，我看着你吃吧！”

听了这样的回答，弘一法师不
再深劝，自顾自地继续悠然地享受
自己的那份简朴的午餐：一碗白米
饭和一碟咸萝卜干。看着这样简陋
的生活环境，想着才子出家前的锦
衣玉食的生活，夏丏尊心酸不已，

便轻声问了句：“法师，这么咸的萝
卜干，吃得下吗？”弘一法师听了，
竹箸微顿了一下，随即轻声答道：

“咸有咸的味道。”
吃完饭后，弘一法师倒了一杯

白开水，慢慢地喝着，样子很悠闲，
很知足。夏丏尊坐在一旁，回想起
法师出家前，饭后必定会有香茗一
盏，芬芳而清香。如此鲜明的对比，
夏丏尊不免心中又生出几许酸楚，
便轻轻地问：“这么淡，喝得下吗？”
弘一法师淡淡一笑说：“淡有淡的
味道。”

□ 李海燕

消费时代的关键词是产能过剩，食物
也不例外。食物一旦过剩，其饱腹、提供能
量和营养的基本功能反而成了次要的。某
种食物更多地被消费、被提及，多数时候
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享乐的欲望，具备了
文化功能、社交功效，甚至是触发了人们
的某种情绪……

古语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在
食物短缺年代，人与食物的关系相对简
单，基本是单恋+狂追的态势，一个饿字，
马上解释了一个人眼里闪着的攫取与占
有的绿芒。一旦食物开始过剩，就好比恋
爱的人结了婚，人与食物的关系就变得复
杂起来。像古罗马人，食物足够多，可以极
尽宴饮享乐之欲，奈何胃肠不配合，只好
一边吃一边催吐，吐完了再吃。像现代人，
为何嗜辣？泰半是因为食物多到味蕾疲惫
麻木，不以麻辣给些强刺激，简直感觉不
到食物的存在。或者如今人的减肥，食物
多到肥胖症成了常见病，可是想少吃些甚
至饿几顿减肥的时候，身体却不晓得配
合，要知道在千万年的饥饿中锤炼出来的
人体，一旦感受到摄取的能量在减少，立
刻进入紧急状态——— 拼命减少代谢并储

备能量，减肥大业也就只好中道崩殂了。
食物的附加值——— 文化价值、社交价

值、欲望情绪价值等，超过了食物的物理价
值，这个类似买椟还珠的故事，在互联时代
达到了极致。一个人渴了，最有效的解渴办
法无疑是喝一杯清水。但我们泡茶，我们喝
咖啡，甚至在不渴的时候也喝，并且要挑选
茶和咖啡的品类，选择冲泡的水的品质，控
制水的温度，配以合适的壶、杯，最后用某
种充满仪式感的方式喝掉。这个过程，喝的
可能是文化，可能是交情，可能是心情，唯
独不是水。特别是有了微信朋友圈之后，食
物的第一功能绝不是吃，而是晒。就像段子
里讲的：某天一大早，被剧烈的敲门声惊
醒，打开门一看，快递小哥拎着装好盘的食
物在你门口。你大惊，说我没订啊。快递小
哥说，知道你没订，今天微信坏了，你朋友
想让你看看他吃的什么。

时代发展到今天，互联网早已不是什
么虚拟世界，也不仅仅是工具，它就是这
个时代的巨大基座。早年马克思在《共产
党宣言》所预言的“自由人的自由联盟”，
借助互联网技术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基
于此，从前被固定在各种“组织”的网结上
的人，特别是注定要湮没在历史洪流中的
普通人，因为世界是平的，他稍稍跃起就

能被看见；因为在互联网世界可以自由流
动，他们更容易以自己的规则结成千奇百
怪的群落或联盟。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生人的“E时代的新青年”，在商业文明
和消费文化的大背景下，喝着心灵鸡汤，
看着爆米花电影，憧憬着巧克力式爱情成
长起来的他们，家国情怀宏大叙事太空太
远，生于和平年代也没什么机会“直面惨
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于是，他们的关
注点更容易集中在“小确幸”上，即那些可
持续3秒至3分钟的微小而确实的幸福上。
如百度百科里举的例子，小确幸就是这样
一些东西：摸摸口袋，发现居然有钱；电话
响了，拿起听筒发现是刚才想念的人；你
打算买的东西恰好降价了；完美地磕开了
一个鸡蛋；吃妈妈做的炒鸡蛋；当你运动
完后，喝到冰镇透了的饮料———“唔，是
的，就是它”……它们是生活中小小的幸
运与快乐，是流淌在生活的每个瞬间且稍
纵即逝的美好，是内心的宽容与满足，是
对人生的感恩和珍惜。当我们逐一将这些

“小确幸”拾起的时候，也就找到了最简单
的快乐！

这则关于“小确幸”的解释，在我看来，
就是满满一碗心灵鸡汤，视喝汤人的心灵
强健程度，药效可持续3秒至3分钟不等。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征，并不可
强分高下。就像每当有人问我最想穿越到
哪个朝代时，虽然不是没向往过汉唐气
象、两宋的斯文雅致，但一想到没有电灯、
不能洗澡，身为女子没有自由也不可能出
门乱逛，我立刻觉得现在的时代就不赖。
这个时代，郭敬明总结得挺好，真的是小
时代，如果再加上个词，应该是快时代，没
有哪一代人有这样的荣幸，作为一个个
体，借助互联网技术，那样容易被看见、被
听见，这是时代允许你小，而非只能作为

“大众”存在；同样，也没有哪个时代的人
像我们这代人一样，那样多地见证了一些
东西在自己的年代里从生到盛到死。

因此，如果食物多了，就去开掘食物
果腹之外的价值，这不算什么坏事，比吃
不饱强。小时代也没什么不好，在大时代
只能被洪流淹没的凡人们，用一点“小确
幸”在小时代刷刷存在感，的确是件幸福
的事儿。而且，我准备用最近新读到的冷
知识为鸡汤正名：科学研究表明，鸡汤确
实有消炎杀菌的作用（估计指的是土鸡
汤，肉食鸡可能够呛），而健康的肠道
菌群有助于血清素的吸收，可以治疗抑
郁。没事儿喝点鸡汤呗，万一消炎杀菌
抗抑郁呢。

咸有咸的味道，淡有淡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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